
  

     把家政服务员组织起来  

  
                                                                                                                                          
               J. J. (美国） 
  
      家政服务员是指（有时住）在人家里做清洁工作、照顾小孩或老人等家

务劳动的人。 
   
    家政服务员大部分是女性，许多是非白人，在美国的则许多是移民。工

人阶级中女性的状况经常是被忽视的。我希望我的经历可以使这个人群的状况得

到关注，获得了解和支持。 
   
    我在美国出生长大。我是白人（罗马、意大利和中东欧犹太人的后裔），

女性。我九岁时就开始做家政服务工作，在人家里打扫卫生和照顾比我小的孩子。

有时我单纯为了钱而工作，因为我家里实在很穷。另外的时候我是为了谋生。美

国的法律禁止童工，所以家政服务显然是个合适的选择，因为政府对它的管理很

不规范，报酬往往是“不入账”的（现金支付，不向政府报备）。 
   
    我这一生（今年我 36 岁）几乎一直在做家政服务。很多年我都为此感觉

非常羞愧。家政服务——包括做家政所需要的技能和有关的方方面面——经常不

被看重、不被认可。我自己也相信这个说法：“如果我真够聪明，这辈子会去做

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么多年我没少听到过这类的说法，它们甚至来自 RC 团体

里怀着善意的、（仍然是）亲爱的咨询伙伴。尽管我们接受了很多错误的教育，

我们仍在尽力去思考。我们每人都无法避免受到阶级压迫的伤害。 
  
    尽管作为一名家政服务员感觉很糟，我还是知道自己渴望感觉到它的一

些好的方面。在一次以工人阶级为主题的 RC 研习班里，我一次感觉到工人阶级

的力量以及自己与其的联接，让我充满希望。在贫困中长大，从未与工会或劳工

运动有任何关联，我一直不曾想到人们可以因为是工人阶级而感到自豪。 
  
    我曾真地以为 RC 所说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有关如何得到一个成功的中

产阶级的工作职位。得知我的有偿的家政服务工作是好的、必要的、有价值的、

对人类生活的持续是重要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但我仍然无法弄明白，这个我对

社会的贡献是有价值的（对于我的模式的）冲击怎样能够影响我个人的生活。家

政服务工作看起来与那种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相关的东西（脑中立即浮现的是男性

和锤子或工厂中的人们）是如此不相干。我独自干活，老板直接付钱给我，所以

不可能有集体谈判。我做饭、换尿布、与污垢和垃圾打交道。没有一样能让我感

觉值得被包括进一项运动或者为其发起一项运动。 
  
    我 16 岁时开始接触 RC。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和年轻的成人，我经常在 RC
中问别人我“应该”做什么工作。我被告知，“做你热爱的。”这经常让我觉得

非常孤单。情绪就在那里，但我没有弄明白作为倾诉者如何去处理它。当我考虑



继续做家政服务时，我感觉到不得不同意和接受在那个行业里固有的糟糕的待

遇。我会在做相互咨询的时候思考是否继续做工人阶层的一员。我会倾向于认为

我的生命正浪费在某个“无出路”（对世界没有意义的）的工作上，毫无快乐和

热情可言。显然我在期盼值得一生追寻的咨询来处理作为女性所受到的阶级压

迫。 
   
    我决定尝试 RC 的作为工人阶层的承诺*，看看是否能让情况有所改变。

（它是如此有效，）我怎样推荐它都不为过。连续六个月，在每周 4 次每次一小

时的诉说时间里我都使用该承诺。我尽量地宣泄我以为从事直接的生产和服务的

人们（包括我自己）是些“失败者”（对人类文明没用处）的那些感觉。我大哭

不止，发泄愤怒，继续大哭。我也注意到，当我宣示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的

自豪和力量时，我的心在欢唱，当我想到我们遍布世界的工人阶级有多么大的成

就时，我笑得多么开心。 
  
    在我使用这个承诺的过程中我有很多再评价。最重要的一个是，最终我

能够注意到我一直热爱着家政服务工作。它对于社会的运转十分重要。我最终能

够把热爱该工作和憎恨其中的压迫区分开。这个区分很关键。于是我能够把精力

放在如何把家政服务的工作条件最佳化，同时又决定向作为一个家政服务员和一

个工人阶层的女性所承受的压迫开战。然后乐趣就真正开始了。 
  
为自己挺身而出  
        我这方面最难的事情就是孤立。多年来我一直在我所属的行业不是伟大的

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的感觉之中挣扎。与组织工作有关的谈话好像总是关

乎“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劳动——以男性为主体的劳作，比如木工和焊工。而我

是在一个被认为属于那些无法得到更好的工作的女性的“非技术性”行业。而且

因为我们是各自受雇于私人雇主，没有直接的途径通向集体谈判和工会组织。作

为一个群体，我们受到忽略，不被理睬。在美国，家政服务员与农业工人一样，

被特别排除在联邦劳动法之外，得不到其他工人享有的许多基本的保障。这样的

排除是由白人有产阶级确立的，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家和土地受到法律的规范。 
  
    我决定不能让这些压迫把我挤出我所热爱的这个行业。如果我留下，我

就得想得更大更远，作为一个家政服务员和一名女性被看到、被听到，把这个行

业变得更好。 
  
    我的第一步是思考如何在工作中为自己“挺身而出”，为生存所需的薪

水而斗争。想想那些就能让我大笑不止！从前每当我想试着谈判时——好吧，以

前从未有过谈判！我缺乏勇气。我感觉太糟了。我的老板，虽然是很好的人，也

有他们自己的挣扎，他们想让我只是出于爱而花时间照顾他们的孩子或者清扫他

们的房子。这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在中上层或有产阶级社会中长大过程中所受的

伤害，但在我每次朝着我的努力方向前进时它总会让我感到困惑。 
  
    我希望我的雇主认可我的价值，不需要我力争就给我一份可以谋生的薪

水。我必须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必须相信我比我的雇主更知道我的

工作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应该得到多少薪水。我在咨询中会很愤怒，但在咨



询之外，我得决定成为咨询者。即使要冒着感觉不舒服的风险我也必须坚持自己

的想法。我必须坚持不退缩，不放弃，即使对方会说什么“如果你真的爱我们的

孩子，你就不会索要太多”和“你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非得写下这

些？”  
  
    让我自豪的是，在做了二十年的家政服务工作之后，我终于缔结了一份

书面合同。这是一件大事，因为简单的一页合同可以轻易地解决或避免许多由于

不当的待遇引起的纠纷和状况。从那以后的六年里我的生活明显改善了。我可以

让我的雇主在很多“简单”的工作的事情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比如什么时

候给我发薪，每小时的工资是多少，如果我的老板拖延的话我会获得多少补偿，

等等。过了不久我就为了带薪休假、生病、超时工作报酬和健康保险等与雇主缔

结了协议。我想成为其他家政服务员的榜样。我想要面对和处理那些我们曾经默

不作声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提供一些注意力和资源。我想要重新审视在哪些方

面我曾经因为自认弱小而妥协放弃。 
  
为我的保姆朋友们建立一个工友团队  
        我的下一步就是建立一个保姆的团队！我多次在自己的诉说时间里运用工人

阶级的承诺处理了早期创伤留下的无助感。然后我就能够思考如何寻找和结识其

他的保姆们（那些我以前从未真正认识的人）。我让自己到图书馆和公园里向其

他保姆介绍我自己。我得到了她们的电话号码，安排时间让我们可以带着各自看

护的孩子聚在一起。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组织了我们几个保姆在工作之余

的一个晚上外出在一个便宜的餐馆一起用餐。我把那次晚餐安排得像个支持小

组，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不被打断，诉说做一名保姆有哪些好的方面和不

易的方面。大家喜爱那样的安排，希望以后还会有。 
就这样在之后的三年，我组织和领导了每周一次的保姆晚餐小组。那里成为一个

固定的场合，保姆们知道她们可以在那里诉说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缔结合同、加

薪、挺身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护她们所照顾的孩子）。通过定期的聚会，我们建

立了一个团体，一个打破我们行业的孤立的基地。那些不曾懂得怎样建立工友关

系的女性们终于可以和其他保姆们定期聚会了。 
   
    参加晚餐的并不总是同样的人，但每个人每周都会受到邀请，受邀人员

的名单越来越长。有些收到每周一次的邀请的女性要在一年之后才有足够的勇气

去找我们。 
  
    最终当一些女性准备好参与领导时，我开始和她们轮流组织和领导定期

的晚餐聚会。我必须给大部分晚餐领导者们足够的倾听时间，让她们敢于出头露

面。大部分保姆和其他女性家政服务员都需要处理自己很渺小的感觉。我们是多

面手：给孩子做如厕训练，同时还做饭、叠衣服，但我们对自己的作用仍有巨大

的困惑。接受一个头衔，即使一个小如“保姆晚餐领导”的头衔，都会激起人们

巨大的情绪。我倾听她们，让她们大笑、冒汗，直到她们接受这个工作和头衔。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在所在的城市的大约 150 名保姆建立起一个稳固的

基地，她们认识彼此，可以定期见到彼此。这个团体的建立足以冲击我的僵化模



式，让我开始思考怎样让我自己和我的行业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以争取更好的工

作条件。 
  
由保姆领导的培训  
     （家政服务行业的）教育和劳动保护的实施是我计划的下一步。在美国，保

姆的培训很少而且几乎总是被非家政服务员的白人所主导。培训总是围绕着如何

取悦我们的雇主，很少涉及如何跨越种族界限把作为劳工和女性的家政服务员组

织起来。我结识了一些有助于实现我的计划的人，待到有一个保姆培训的机会出

现时，我自荐了自己和一些来自不同种族的保姆作为培训的组织者和授课者。一

个由保姆领导的培训是推动我自己的恢复自我和推动我所在的行业全面改变的

另一步骤。参与培训的超过 100 位保姆。 
  
    自那以后我们在很多方面组织和领导了培训，课程同时翻译成三种语言。

最近我在一次培训中介绍了 RC，有超过 50 人参加（告诉你们所有这些让我感到

难为情）。 
  
遍及全州的组织  
        因为在美国联邦劳动法中保姆和其他的家政服务员被排除在外，对这个行

业的管理取决于每个州自己的决定。我所在的州对于我的行业连一些最基础的安

全保障都没有，我想要改变这一点。这是对我感觉自己渺小和不重要的模式很大

的挑战。我创建了一个覆盖全州的保姆组织，这样我们就可以组织起来为立法而

积极努力。如果不是我的一个出身于有产阶级的不畏出头露面的白人保姆朋友，

我可能永远不会用这样大张旗鼓的方式这么做事。她的人性化和对各种头衔和组

织工作的习惯性的信心非常有效地冲击了我的内化了的自认渺小的感觉。 
  
    然后我帮助建立了一个遍及全州的家政服务员联盟，包括我的组织在内，

还有一些其他的家政服务员团体。我们成为了一个全国家政服务员联盟的成员，

它是国际家政服务员团体网络的一部分。家政服务员们在全球范围组织起来，可

能也包括了你所在的国家。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就和幕后工作  
        在我的行业里做组织工作不是没有巨大的挑战。在美国，它主要是非犹太

人产业，而我是犹太人。抛头露面地做组织工作有时并不那么简单，我曾受到严

重的攻击。运用 RC，我一直有能力很好地思考、适应和接受更有利于我和我的

非犹太人姐妹们恢复自我的新角色。大约在一年半之前，我转换到一个较不显眼

的位置。现在我把时间用在支持非犹太人领导者站在前列并成为组织的中心，尽

管我仍然在幕后做很多组织工作。我不确定这究竟是否是最好的安排，但这是我

目前所能想出的最好的决定。关于这方面我会继续在我的相互咨询中处理和宣

泄。 
     
    最近我所在的州成为美国的通过《家政服务员权利法案》的第四个州！

这是目前为止最进步的一个法案。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它包含了诸如产假

（不带薪但仍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这样的条例。我仍无法相信在让这一切能够发

生的过程中我自己所起的作用。我的感觉是“我不过是个保姆”。当我们的努力



成功时功劳很容易归于那些在前台的组织者们时，作为一个（在幕后的）做具体

工作的组织者，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需要做更多的咨询以能够意识到我自己的

重要性，尽管所有的信息都表明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总的来说，我可以把自己的爱更多地撒向这个星球，因为我已经致力于

这个以解放为目标的斗争。由我自己做决定，而不是任由压迫为我做决定，这是

伟大的、令人振奋的挑战。坚定地做一个骄傲的女性、女权主义者，并且知道这

样的态度与作为一名家政服务员为了自己的重要性而战之间没有天生的矛盾，也

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与我曾帮助养育大的年轻人保持一生的联系也是非常美妙

的。 
  
获得我们恰当的角色  
        最后的话：保姆和保姆兼家庭清洁工最恰当的角色是成为家庭养育团队的一

分子，就像是第三位父母。这是经历了 20 年的相互倾听、从事家政服务工作 27
年后我现在的角色。但在过去，我更经常是独自一人在照料我所看护的那个孩子，

而这恰是我那些做家政服务工作的姐妹的现状。我们通常是默默地不被关注地做

了所有养育孩子的工作。由于社会不认可我们在那些孩子生活中真正的角色，导

致我们所热爱和关心的那些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孩子受到深深的伤害。对那些

孩子来说，我们不是简单的雇工。很多时候我们的存在是他们决定活下去的唯一

理由。作为家政服务员为我们自己而斗争并争取外来的支持，可以帮助我们获得

我们在社会中的恰当的角色——作为孩子父母的堂堂正正的家庭养育合作者。 
  
   
*工人阶层的承诺：我庄严地承诺，从现在开始，我将为每一个地方的工人阶级的智慧、力量、

忍耐和美德感到自豪。我将记得为我们在世界上的劳作、为我们创造的世界上的财富、为属于唯

一有未来的阶级、为我们的阶级将会结束所有压迫而感到自豪。我会联合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工

友，带领所有人走向理性、和平的社会。我是一名工人，为是一名工人而自豪，未来在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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